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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场，
是湘桂边陲一颗璀璨夺目的绿色
明珠。

人们常说，岁月会冲淡记忆，
但几代南山人至今仍会情不自禁
地说：“如果没有当年老红军邹毕
兆的倾力呼吁，就不会有南山牧场
的今天！”

邹毕兆何许人也？他就是万里
长征途中红军中革军委二局破译
科副科长，他还是开国大校军衔和
红星奖章获得者，以及第五届、六
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重上南山

邹毕兆重上南山之行，开启了
南山发展的新历史。

1973年元旦节刚过不久，曾任
邵阳军分区首任司令员、时任邵阳
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邹毕兆，从一
份内部资料中得知：城步苗族自治
县南山农场（前身为邵阳地区第二
青年集体农庄、南山青年人民公
社、南山农林垦殖场，后改称为南
山牧场），自 1956 年至 1972 年，按
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以粮为
钢，多种经营，发展林业”的办场方
针，上千名青年志愿者和柘溪水库
的移民在这荒无人烟的大南山，垦
荒辟地，试种过水稻、玉米、麦子、
青稞、苹果、药材，还尝试过人工造
林和飞机播种造林，但均未成功或
收益甚微，且年年亏损。

看到这里，他心里十分沉重，
一个大大的疑问号呈现在他的脑
海里，南山农场 17 年来经营的有
关农业种植项目为何难以成功？这
里面定会有深层次的主、客观原

因。心想1934年长征时，自己曾随
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八十里大南
山。南山海拔高，常年风大雾重气
温低，雨水偏多，如果种植常规的
农作物可能难以成功。南山已走到
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看
来自己有必要上南山深入调研一
番，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和适合南
山发展的新路子。

1月13日天刚亮，邹毕兆就叫
上司机驱车两百多公里，赶到城步
南山脚下的江头司（原金南公社）。
江头司到南山当时还没通公路。次
日，他没有通知县里有关领导，自
己翻越老山界重走当年的长征路，
徒步 20 多公里去往南山农场。当
晚，在南山农场会议室听取了该场
有关情况汇报。

第三天，邹毕兆在南山农场党
委书记旷章永和农技员戴训蒙等
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该场谢家坪中
队。中队负责人介绍说，去年他们
中队养了本地黄牛 80 多头，长得
膘肥体壮，还产犊40多头，出售了
8 头，收入近 2000 元，是全场生产
效益最好的中队。同时，他们还从
新疆买回 20 只细毛绵羊进行试
养，结果也产下了几只小羔羊。听
到这里，邹毕兆的心情豁然开朗起
来，看来南山的气候和环境适合养
牛和放羊。

随后，他们一行登上了南山紫
阳峰。站在峰顶上，放眼四望，白云
蓝天下八十里大南山尽收眼底，只
见一个个低矮蒙古包式的小翠岗，
都披着一层厚厚的茅草。看到这
里，邹毕兆兴高采烈地说：“这 20
多万亩连片的草山，真是一个养牛

放羊的天然大牧场啊！”同时，一个
开发南山草原的大胆思路和宏伟
蓝图，顿时就涌上了他的心头。

回到邵阳，他就将自己的调研
情况和想法，向地委、行署党政主
要领导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他们的
赞许和认可。

2 月 8 日，邹毕兆带上邵阳地
区有关部门的农业、畜牧专家再
次登上南山。先到几个中队和草
场实地考察调研后，马上组织召
开了有该县县委领导、县相关部
门负责人及南山农场班子成员参
加的座谈会。会上，就南山未来的
出路和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
邹毕兆指出：“从17年来南山开发
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南山要突破
困境有新的发展，必须实事求是，
更新观念，遵循自然发展规律，走
符合南山实际的科学发展新路
子。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南山
草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
即养牛养羊，还要办好乳制品加
工厂。这样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如光靠我们城步和邵
阳现有的能力和水平，肯定有很
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尽力争
取中央和省里的重视支持。”

不久，由邹毕兆牵头主持起草
的，以邵阳地区革委会的名义形成
的三个文件，呈报给湖南省委、湖
南省革委会并转国家有关领导和
部门，提出在城步南山建立肉牛和
奶牛出口基地，请求在人财物等方
面给予支持。

（曹正城，城步苗族自治县政
协原党组副书记；戴训蒙，城步苗
族自治县南山牧场原副场长）

情 倾 南 山
——老红军邹毕兆与城步南山大开发

曹正城 戴训蒙

我家衣柜里有一些色彩斑斓的布
鞋垫，特别抢眼。那是母亲生前年迈的
时候做的。这些漂亮的鞋垫常常使我
黯然神伤，勾起我对母亲的无限哀思。

记得在我上学前，只有布鞋可穿。
母亲每年会给我做一双布鞋。有一次，
父母带我上街，突然下了雨，我穿着布
鞋在雨水里走不了，父亲只好背着我
走。背久了，我担心父亲吃力，就说：

“唉，如果我有双胶鞋就好了，不用辛
苦爸爸背了。”父母听后，哈哈大笑，夸
我会说话，自己想穿胶鞋不直说，却说
体谅爸爸辛苦。现在想来，父母当初是
谬赞我了，我是真的看爸爸背我太辛
苦。读书后，为了解决我雨天上学问
题，家里才给我买了一双胶底鞋。母亲
在买胶鞋时，一般会想着要我能穿两
三年，所以买的鞋子常常会比我的脚
大一些。以至鞋子穿在脚上松松垮垮，
无法顺利行走。于是，母亲会用些碎布
料或者旧棉絮塞进鞋子前面，同时还
会将一双鞋垫放在鞋子里面。这样一
来，鞋子穿起来才会合脚稳当，不会脱
落。这便是鞋垫最初留给我的记忆了。

在那些艰苦的年代里，我发现，母
亲教我使用鞋垫的好处远不止于此。
鞋垫更加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保护鞋
子，延长鞋子的使用时间。放了鞋垫的
鞋子里面不容易被脚磨烂。而且，如果
鞋子里面脏了，只要将鞋垫拿出来清
洗，从而减少鞋子的清洗次数。这些都
有保护鞋子，延长鞋子使用寿命的作
用。如果脚出汗，首先被弄湿弄臭的就
是鞋垫，我们只要换一双鞋垫就可以
继续穿。母亲的精打细算，让我们做儿
女的在贫苦的日子里过得无忧无虑快
快乐乐。

在我们兄弟姐妹成家立业后，母
亲也老了，她终于不用下地劳动了，也
不用去工地做事或者承包养猪场挣钱
养家了。但是，她是个闲不住的勤快
人。她要在农村老家的二哥做了一个
鞋桌给她。这种鞋桌是一个不大不小
的方型桌子，有一个大抽屉。这种桌子

在我们农村老家是专门用来做针线活
的。

桌子送给她后，她一有时间就坐
在鞋桌边忙她的针线活。她年纪大了，
没有纳鞋底做布鞋的力气了。于是，她
专做自己力所能及的鞋垫，偶尔也会
绣一些花，做一些婴幼儿用的口水兜。
她做的鞋垫，大大小小，各色各样。这
些鞋垫都是用碎布拼贴出来的，同一
双鞋垫的花色都是对称的。为了获得
这些碎布，她常常会去布料市场或者
裁缝店收购……前面一段时间，母亲
自己用手工缝线，后来她觉得太吃力，
吃不消，就找了缝纫店为鞋垫缝线，极
大地加快了缝线速度。母亲将那些别
人废弃不要的碎布拼凑成一双双漂亮
的鞋垫，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母亲去世
好久之后，儿女们还发现她留下的一
些鞋垫和好多袋用来做鞋垫的碎布。
睹物思人，内心凄然。

家里来了客人，她没什么好东西
相送，就送人家几双鞋垫。晚辈来看
她，她也会拿出自己做的鞋垫作为回
礼。有时，我们怕她太累，就劝她别做
鞋垫了，好好休息。她就说：“我还在，
就给大家多做一些。你们用不了，可以
给子孙用。我死了，子孙们穿着这些鞋
垫就不会忘记我了。”母亲在垂暮之
年，还在力争用自己的羸弱之躯为子
孙们留点自己的劳动成果，以致自己
不被大家遗忘，这种朴实的思想情感
令人心酸。

然而，母亲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
到，不知道是我们太落后，还是时代发
展得太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鞋
垫已经慢慢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在我
家，也就我仍然坚持用鞋垫。妻子和孩
子们早就不用了。孩子说，在学校，学
生必须统一穿校服。同学们要体现自
己的个性特色，只有在鞋子上面做文
章。所以，同学们对穿鞋子特别讲究，
都不喜欢穿和别人一样的鞋子，而且
都喜欢名牌。同学中少的都有五六双
鞋子，多的有十多双，每天换着穿。大
家也不用担心鞋子坏了，反正鞋子还
没有穿烂就不喜欢了，不穿了。

我把自己用鞋垫的往事告诉她。
她露出一脸的不屑：“现在谁还用鞋
垫，你out了（落伍了）。”

（敬东东，任职于邵东市政协）

鞋 垫
敬东东

因一些原因，14 岁那年，我失去
了读书的机会，只好在家务农。我爷爷
奶奶、爸妈妈妈都劝我学一门手艺，总
比“挖死锄头”强。

起初，一位泥工师傅见我个子高，
力气好，做事也麻利，主动要求带我为
徒；并满怀信心，拍着胸脯，说包我六
个月出师。于是，我就跟着他学。一次，
我们为院子里一堂叔修房子，我负责
搬砖。当时下着毛毛细雨，那竹架没扎
稳，我从三楼掉了下来。万幸没有摔断
筋骨，只摔得满身泥巴。从那以后，我
对师傅说：我再也不学泥工了，如果楼
再高一些，我的小命就没了。

我父亲自学过中医，且医术较高，
从省城回乡后当起了大队的赤脚医
生。自我学泥工摔了后，他要我跟他学
医。他说，学医好，越老越红，越老经验
越多，是好技术活。那年我15岁，父亲
要我先读《药性歌括四百味》，并全部
背诵。我白天干农活，晚上读药书，不
到十天，那本书我全背会了。接下来，
他给我一本《时氏处方学》，也要求全
背。一个月后，那本书我也全背会了。
那时，我记忆力出奇得好。之后，《伤寒
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等医学书
籍我都看了一遍。当时我想，当医生的
天天跟病人打交道，我不喜欢，于是我
就不学了。父亲再三严厉地要求我继
续学医。我说，“打死我也不学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现了“文学
热”。一次，我在县城马路边的书摊上，
看到一本叫《山花》的杂志，其中一首
诗中有这么一句：“诗人，别再抚摸你
的冻伤，是赞美绿色的时候了，怎么还
不在稿纸上插秧呢！”当然，我不是诗
人，也插不了什么秧，但是这铿锵的话
语，掀起了我胸中的层层激浪。又有一
次，我在当时县文化馆出版的《洞口文
艺》上我读到一首民歌：“新修水库在
山巅，风吹碧波起圈圈。圈圈好比唱片
转，高歌公社丰收年。”嗨，这民歌太有

味了，太形象了。我想，如果我认真写，
也许也写得出。这样，我产生了写稿的
冲动。

于是，我就去县文化馆找专门搞
创作的雷连生老师。雷老师十分友善，
教了我一些写稿、投稿的知识，又要我
把高校文科教材和与写作有关的书籍
弄来，慢慢自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
去请教他。后来，我千方百计弄来了北
京大学汉语言文学有关方面的教材，
白天做诸如犁田、挖土、砍柴等农活，
晚上等老婆和两个儿子睡了，点着用
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津津有味地游弋
在文学的海洋，边学边写。那盏小煤油
灯，陪伴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为了时效性，第二天清晨，我把前一天
晚上写的稿，步行3公里送到邮电局。
接下来，盼星星、盼月亮，盼回信。

那年，正月初一，寒风刺骨，大雪纷
飞。我冒着漫天大雪，顶着刺骨寒风，步
行10多公里，去县广播电台送腊月三
十晚上写的两篇稿子。到达县广播电台
时，正在值班的肖台长见我满身雪花，
连眉毛都是白的，鼻子冻得通红，两裤
管全是泥巴，大吃一惊，问我来做什么？
我回答他：一是给你们拜年，二是昨天
晚上写了两篇新闻稿给你们送来。他
说：你写稿真是写得如痴如狂了!

当时，县广播电台对业余通讯员
的奖励办法是，凡年度来稿 120 篇且
用稿 60 篇以上的，会被评为一等奖。
那年，我因投稿和用稿两项远超一等
奖规定的篇数，获得了唯一的临时设
立的特等奖，并在表彰会上做了经验
推介发言。

（傅江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冒雪送稿
傅江宁

人生兜兜转转，我从家乡邵东
来到邵阳上大学，然后回原籍工
作，再是婚后调到离邵阳城区很近
的新邵县城工作，一晃 30 多个年
头过去了。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刚到新邵
工作和生活时，面对的是陌生的邻
居、陌生的同事、陌生的生活环境，
思乡之情特别强烈。我想念家乡年
事渐高的父母、熟稔的山水和乡音、
醇厚的民情民俗和纯朴的父老乡
亲，还有烟火味直抵舌尖的家乡菜。
其实，新邵距离老家也就50多公里。
但那时潭邵高速没有通车，我没有
条件买私家车，回家一趟要转车多
次，时间要老半天，小孩也尚幼，所
以返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最初，与家里联系的唯一方式
就是书信。通过书信，我向父母汇
报尚在幼龄的儿子的成长情况和
自己的工作、家庭生活情况，还有
计划何时回家探望他们等。父亲则
在信里说说自己和母亲的身体情
况，家里的收成，弟弟妹妹的学习
成绩及表现，以及亲友邻里间的一
些杂事等。

本世纪初，程控电话逐渐进入

群众家。虽然初装费不便宜，但因
我们兄妹都在外工作或经商，为方
便联系，家境本不宽裕的父母咬咬
牙在村里第一批装上了程控电话。
从此，我与家里的联系就从读无声
的书信转为听有声的通话。通过父
母绘声绘色的介绍，家里的大小事
情，以及家乡的最新变化，在我脑
海中构成一幅幅更加清晰的图画。

再过了几年，我用上了移动电
话，既可随时与父母联系，他们也
可以随时联系我，特别是在有要紧
的事情的时候，作用最为明显。记
得 2012 年冬，父亲突然中风需紧
急送医，母亲第一时间拨通了我的
电话。我马上联系老家一个朋友用
车将我父亲送往县医院，我则火速
从新邵出发，双方在医院汇合，从
而保证父亲第一时间得到救治，避
免了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如今，通过微信，能将家乡更
清晰更立体地呈现到我们这些游
子眼前。尽管年事已高的父母学不
会用智能手机，但留守在家的弟媳
和侄儿都用上了。通过微信这一沟
通渠道，家乡，已成为呈现在我眼
前的一幅日益清晰的立体画。油菜

花开了、西瓜熟了、橘子红了，亲人
们会通过微信发给我看一看；村里
建起了文体广场、购置了音响，农
家大嫂们跳起了广场舞，有人会发
朋友圈；哪位“土豪”建起了小别
墅，会在群里晒一晒；谁家有喜事，
也与大家分享分享。村“两委”还建
起了工作群，将我们这些在外地的
乡友都拉进了群。村领导在群里发
布工作通知，公布村级要事，村民
则提出意见建议，干群互动，共促
振兴。特别是通过微信，我能与家
人和乡亲即时视频通话，对所关心
的场面可即时看到，既有图像又有
声音，这不就是一幅关于家乡的立
体画吗？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万万
千千，通讯的进步只是一个缩影而
已。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我们的生活将发生更多神奇
的变化。

（杨能广，任职于新邵县融媒
体中心）

故乡，一幅日益清晰的立体画
杨能广

◆樟树垅茶座
◆岁月回眸

跋涉

王道清 摄

（一）


